











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“梨园”一词发轫于唐，源自李隆基选曲部伎教授音律的乐坊机构，以
“梨园戏”肇名，可以想见泉州地方戏的渊源悠长。王仁杰先生的《董生与李
氏》，虽是旧曲翻新，然而古梨园的民风遗韵，因了十年一戏的酝酿，在夜晚
中氤氲飘逸。 
步入泉州文化艺术中心的小剧场，如同一次溯本求源、重返古典的游赏。
廊柱四立的舞台，镂花木架相互交错，是元时的勾栏还是宋代的舞亭？层深渐
进、略有坡度的主场，两侧竹帘垂地，犹似旧式的闲庭院。写着“七子班”
“梨园戏”红底黑字的灯笼高高挂起，弦管咿咿呀呀，曾静萍饰演的李氏脂光
粉艳。行行欲止的科步，妩媚幻化的手姿，鬓云横斜，逶迤身后的线尾子，摇
曳着婉约而魅惑的韵味。风情万种，无从托付，迷倒的决不仅仅是冬烘的董
生。 
明末清初李笠翁说过，人生是戏，历史也是戏台，唱戏的只有两个，一个
是男人，另一个是女人。董生与李氏，就是这亘古戏台上天性使然的男女吧。
美妇新寡，塾师久旷，“东邻多病萧娘，西邻清瘦刘郎”，“被一堵无端粉
墙，将人隔断”。而李氏毕竟佳人，轻轻勘透董生久困场屋，坐销锐气的怯儒
与憨直。于是，温柔陷阱，反将设就，明知那“监生”逾墙夜窥，却假意提灯
步月赴西厢，单侯着他逡巡径入，一声嗔怨娇叱，如醍醐灌顶。绵绵岁月寻常
里巷，除却人伦无大事。观众无暇也无须追问，这场两厢情愿的情探有无堂皇
的托词，欢快的吹打与大红的盖头已经引上了一对新人。 
台湾学者李亦园曾借鉴美国人类学家的分析，以“大传统”、“小传统”
的区隔与中国的雅文化、俗文化相对应。千百年来的戏曲舞台，乃是民间小传
统的天地，它维系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，为大传统文化提供基本经验，演绎不
尽的是伦常的悲欢。王仁杰以《三畏斋剧稿》命名，即暗寓着对古典戏曲传统
的敬畏之心。与当下诸多原创剧目不惜投入大制作颇为不同的是，《董生与李
氏》堪称一台色清而味醇的经典小戏。不枝不蔓的情节一线到底，古朴雅致的
唱腔与舞美尤显出彩。在我看来，如同文人与民间的一次神遇，剧作家与剧种
个性的契合，使古典戏曲传统在时尚舞台上返璞归真。一如民间的审美习惯，
总偏爱把书生“脱冕”戏谑：十八相送，竟自误了一场好姻缘的梁兄；急切切
表白，却又弄巧成拙的张生；迂阔书呆、情急之下不失纯良秉性的，恰如这个
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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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年秀才董生。无论是源于民间善意的调侃还是文人温厚的自嘲，只要是志诚
君子，总可以证得小旦的芳心。当然，也免不了一回波折的起落，彭员外莫须
有的鬼魂——不如说是心魔作祟，鲜活生命本真之气的迸发，足以使它落败。
在迎新送旧中，人伦常情圆满收场。 
于是，怀着犹然未尽的回味，人群星散，灯光复归暗灭。萦绕不去的，却
是开演前，竹帘后身穿青灰布衣的乐师，用南琶与箫笛相依约，闲闲和送的一
段南音，隐约中唤起我对家乡戏久远的印记： 
笑语喧杂的戏场，灯光耀眼的前台空无一人，戏子还在附近的庙里上着油
彩，乐棚里的师傅径自拉起了二胡，吹着筚篥，奏着不知名的曲牌，是试音、
静场，还是蓄势？仿佛，这便是民间戏曲的永恒境界，虚幻与真实，热闹与苍
凉，空旷而拥挤，传唱不尽的悠悠悲喜…… 
  
 
